
临江仙·咏雪

六 出 扶 摇 而 下 ，万 娥 辞 别 深
宫。小蛮献舞倚回风。纤姿融画
里，倩影映眸中。

妙 曼 无 声 穿 牖 ，轻 盈 得 意 浮
空。爱将皓素衬梅红。穷寒存大
德，缝合赖灵通。

玲珑玉·咏梅

清丽妖娆，待看取、绿萼红妆，
山前水驿，几经寒雨严霜。月下纤
姿逸态，抱冰心幽质，牵绊何郎。思
量。偎云屏、情切意长。

却恨罗浮梦短，任禽呼枝上，惟
剩凄凉。兀自横斜，暗芳流、莫道寻

常。堪同人生相似，少平直、铅华洗
尽，细与端详。友松竹，雪应羞、输
一段香。

沁园春·冬日遣怀

朔气横行，彤云低亚，鸟隐虫
藏。正疏篱香殒，菊残冷雨；郊原翠
减，草折流霜。叶委沟渠，苔荒石
砌，水瘦山癯易破防。暖眸是，看溪
前崖上，竹傲松苍。

杖藜试问何妨。况独抱冰心不
肯降。笑亭中邀友，尤宜拈韵；梅前
约雪，大可衔觞。旷学东坡，性随和
靖，忘却营营如许狂。且加饭，把寒
莎踏遍，莫叹沧桑。

□刘顺和

冬日抒怀三阕

临江仙·探犁桥水镇惜匆匆

丽日晴阳相伴，微风欢语传声。
穿廊寻迹踏阶行。倚檐乌桕接，临水
柳丝横。

桥下数回凝望，桥头几度心倾。
石碑铜壁记文明。匆匆无尽意，来岁
聚悠情。

临江仙·犁桥水镇之方塘

一鉴方塘涵碧影，桥横黛瓦斜
欹。风牵柳线拂涟漪。古贤遗韵在，

清浅引遐思。
未有渔歌声入耳，弦音轻笼长

堤。尘心抛却坐忘机。方知谦受益，
合与此相宜。

临江仙·题犁桥水镇之朱文公祠

黛瓦飞檐凝雅意，方塘遥接书
香。千年理学刻祠堂。额题今古字，
诗送圣贤章。

十九登科呈清节，澄心明智昭
彰。七朝文脉续炎黄。安承朱子韵，
静读史流芳。

□方 霞

犁桥水镇三阕

我生活的这座
城里，最值得市民夸
耀的，铜雕算是一
种。走在街头，触目
可见的是那一尊尊
岿然屹立的青铜雕

塑，它们是那样的古朴凝重，气宇轩
昂，不仅仅是一件件艺术品，而且从它
们的姿态上，我又深深地体会到城市
的文化品格与精神习性，使我对这座
城市被誉为“中国古铜都”一点儿也不
产生怀疑。

我没有见过一块粗铜向着理想化
铸炼的过程，也没有亲眼体察到一块
铜锭被形成的辉煌的瞬间，但几乎每
次走过街头雕塑旁，都会油然而生出
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的庄严。倚风长
啸，苍茫四顾，一股凛凛的青铜之光向
我射来，一些精悍与野性的词语立时
被我捕捉，而用来形容青铜雕塑的高
古豪迈，气度非凡，以及它们那英武赳
赳男子气十足的气派，一种力和阳刚
之美。它们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忽
略的所在，如果抽去了青铜和用青铜
铸就的精神支点，我不知道铜陵还有
什么特色昭示于世人面前？我向来看
一朵铜草花一块孔雀石，或者是这在
凤凰落脚处的铜矿石，往往就不自觉
地将它们人格化，以我观物，物物皆著
我之色彩，我之灵魂。对于一座城市
而言，即使是一座并不大的铜陵来说，
小而精、小而美、小而优的灵魂是什么
呢？翻尽了古籍典本，走遍了山水楼
阁，访完了井巷矿区，眼前总是浮动着
两个字：青铜。随同一位颇有文化含
量的学者采风，得到的结论还是这两
个字：青铜。因而选择这两个字并把
它们镶嵌于街头，凝聚无穷的历史感
叹，浓缩千年的文明景观，成为人们寄
托情怀、宣传文化、告白世界、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大名片，我以为是有睿
智而精到的见地的。

久居铜陵的我，自是对铜雕情有
独钟。它们曾赋予我多少诗的激情，
在我的眼球和脑海中矗立着多少历史
的虚与实，现实的显与隐，思绪的幻与
真，以及那促使人们思想解放和观念
更新过程中的梦与醒。铜雕，一个伟
大而永恒的存在，它们或许就是一面
面铜镜，从中可以照见善与恶，美与
丑，真与假，炽热与冷却。铜雕，是一
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文化风范，它们在
熔铸、融会、磨砺中组合与凝结起来，
自强不息是它们永恒的动力。每当我
翘首仰望它们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
地于街头耸立那些神采奕奕的铜雕身
上，得到生命存在于天地之间某种意
义的启迪。无论是铜陵之音、沉思姑
娘、四喜铜娃、牧童短笛，还是丰收门、
青铜壁、起舞，抑或是观湖广场上的凤
凰展翅口衔牡丹的造型，以及这些被
艺术家赋予的一个个诗化的名字，都
能引发我对于博大精深的铜文化的深
刻寓意的探寻，以获得蕴藏其间的文

化的力量、文明的力量，于质朴中显深
奥之精神的内涵。

屈指算来，我来铜陵学习和工作
已经四十多年了。时常在街头来回穿
梭，与青铜雕塑无数次相见，虽然看上
去，青铜只是一些没有生命的、冷冰冰
的、刻板的物质，但相处得久了，自然
于内心深处产生深厚的感情，它们却
一下子像神鹿一样活了起来，写进我
的诗里，仿佛就有了感人的温度，人的
情感，成了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热力
所在。这些年来，我以《黎明的铜镜》
为总题，对青铜壁、青铜镜、青铜剑、青
铜牛、青铜编钟、铜奔马、铜草花等包
括青铜雕塑和青铜器物在内的东西写
的数十章散文诗，先后在国家级、省级
文学期刊发表，有的篇章还被选入《中
国年度最佳散文诗》和《新世纪文学选
刊》之中。当著名散文诗作家耿林莽
先生读到我的《青铜》之后，他以《青
铜，力度美的诗篇》为题作评，对拙作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文章中写
道：“崔国发生活的城市：铜陵，是青铜
的故乡吧，惟有生在铜都，劳动在铜矿
深处，对于铜有着深厚感情的诗人，才
写得出如此动情，如此感人，如此壮
美，又如此深沉的诗篇”，耿林莽先生
在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
散文诗百家精品赏读》中予以重点推
介。我想，万物有灵，即物见道，正是
由这些青铜铸就的雕塑，星罗棋布于
铜陵的大街小巷、草地公园，它们宛若
一个个深沉的思想者或人生的启迪
者，使我耳濡目染，也使我诗一般的视
野与内蕴得到了升华。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个金秋时
节——2010年 10月 11日，国际铜雕
艺术园建成开园，同日由中外艺术家
倾力打造的文化盛宴，即首届中国（铜
陵）国际铜雕艺术展隆重开展，这次活
动在全球范围内共征得雕塑作品600
多件，遴选出的35件获奖作品，制作并
安装在该园内，为铜都文化竖立起一
座独特而崭新的魅力地标。就在开园
的前一周，我受市里有关领导委托，执
笔写下了《国际铜雕艺术园铭》，并以
市政府的名义发布，永久镌刻在这座
由青铜铸就的雕塑园大门背面。当我
徜徉于铜雕塑园中，每次看到我写的
赋章都不免感慨万千，看到这些“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雕龙刻凤，镂金错彩”
的青铜雕塑，也不禁肃然起敬，深悟也
是出自我笔下、最后定稿的“古朴厚
重，熔旧铸新，自强不息，敢为人先”铜
都精神，是啊！“物华天宝，弘扬铜文
化，承前以启后；人杰地灵，振兴铜雕
塑，继往而开来。历久弥新，同建幸福
铜陵；矢志不移，共塑美好世界”——
这便是对新时代弘扬铜文化、做好铜
文章、发展铜经济的一种美好的期许。

时光流逝，风雨依然还会沧桑，但
我相信，风中站立的铜雕，会更加巍
峨，恢宏，直干霄汉，它们神圣的灵光
永远也不会消散。

□崔国发

街头铜雕

白素菊 作

“贴对联、迎新年”是中国过年的传
统习俗。当腊月的风吹过铜陵的乡村，
家家户户开始为春节忙碌。年味的序
幕是从研墨铺纸开始的——我家对联
里的故事，是一种延续了三代人的仪
式，更是刻在我骨子里的民俗记忆。

作为书香门第，从我记事时起，每
年都是手工书写对联，一直延续至
今。腊月廿八，丘陵环绕的老家乡村
里，年味最先从墨香中弥漫开来，四方
的红纸徐徐铺展，沿用父亲的端砚里，
倒出的墨汁泛着幽光……自我从父亲
手中接过毛笔，在老屋里写对联已有
近三十个春秋了，而这项写对联的家
族仪式，在我们家已延续了整整三
代。虽然后来我住在城区，但每年年
前我都会回到父母住的乡下老家写对
联，这也是我作为家中男子承担的一项

“光荣任务”。
我家对联里的故事，除旧迎新的第

一道工序就极尽讲究。我要清理家中
所有的旧对联（有着传统思想的父亲
说，这叫“辞旧”，然后才“迎新”，一定要
清理干净）。于是我带着一个小平铲、
棕毛刷，先铲除门上的旧对联（我家对
联粘贴非常好，基本上来年只会褪色，
不会掉落），再用棕毛刷从上刷到下，除
去碎纸屑。特别是那对两扇厚重老木
门，一定要卸下来，待铲干净后，先用木
刷沾水磨一阵，并用水冲一下，再用干
布擦拭干净，直到木纹清晰可见——这
个过程犹如一场庄严的洗礼，洗去旧岁
尘垢，迎接新春祥瑞。

我家贴对联的地方可不少，有近二

十副对联才行，从正门、后门到房门立
柱，从碗橱、灶台到柴房杂屋，还有衣柜
上……甚至连院里的树上都要贴上

“满园春色”的短联。特别是门上对
联，要有对应的横批，这些是“相配套”
的，也是我家传下来的“规矩”，必须遵
守。而每年要写对联用的大红纸，至
少要4、5张才行。

裁纸折格是最见功夫的环节。写
对联之前，我要裁红纸，都是根据门的
长宽度来裁，大门对联要宽点，其他门
联相对要窄点，每个尺寸都有定规，真
正做到“量体裁衣”。为了字间距相等，
我还要手工折格，折格时更要精打细
算，七言联折六格，五言联折四格，都是
根据对联字数来折格，折痕要深而不
过，才能保证落笔时字居正中，最后还
要折出交叉印。父亲说：这样做才能保
证落笔时字居正中、重心稳健，字体不
偏歪。我自己也清楚，一年到头也不怎
么写毛笔字，水准没那么高。然而折格
是一门传统手工小技术，也是写对联中
一道环节，以至我后来也似行云流水般
熟练。每当折好一副对联，我会用铅笔
在对联背面的下方拐角做个标记，写上
要贴的地方，做到“对号入座”不混淆。

对联全部折格后，就开始挥毫泼墨
了。在写之前，我把八仙桌抬到大门
前，此处光线好，利于清晰书写。把历
书、笔墨备好，先在报纸上练几下字，熟
练一下运笔，待到手腕灵活了，才在红
纸上挥毫，以致不易造成手生而写不
好。书写顺序也暗含玄机——先小门，
次重要门，最后才写大门对联。

值得一提的是，我家多副老对联内
容，每年都是雷打不动的“传承”着，如：
大门上“春回大地风光好、人寿年丰喜
事多”；碗橱上“一人巧做千人食、五味
俱全百味香”；灶台上的“细水长流”；大
门内门楣上方两个字的合体“春京”（寓
意“春景”），还有橱柜间的“福”字……
这些固定对联就像我家的文化密码，每
个字都承载着祖辈的智慧与期盼。按
照父亲的话说：老对联好，不但喜庆吉
祥，而且底蕴深厚。在我记忆里，大门
上的“春回大地风光好、人寿年丰喜事

多”对联内容延续至今，从未改变。我
想，无论经历怎样的时代变迁，这些特
定的对联汉字内容，已经不只是祝福，
更是一种家族信念的宣示。

当一副副对联写好后，我会小心翼
翼地用双手平移到堂屋的地上铺满，并
叫家人短时间“守护”未干的“墨宝”，只
见一排排鲜红的对联，把老屋映照着

“喜气洋洋”的氛围，不时氤氲在木质结
构的老屋空间里回荡……

接下来就是贴对联了，因为父亲
对传统年俗中的“规矩”极其“权威”，
我是绝对服从的，贴对联时必须严格
遵守，所以说每年贴对联时，我会带上
一把木尺（这把尺子有年头了，方便测
量门的边缘距离），准确找到贴对联的
最佳位置，做到对联对齐垂直不偏不
歪。再找来一本新书，用来抚平对联
褶皱；还有瓷盆盛着加热过的米粉糨
糊，能牢固粘贴红纸，长久不掉落。当
贴对联时把前端放置好，我就用书面
从上而下抚平，所以说每年我都会“慢
动作”去贴；最难贴的就属大门联，因
为是大门相，“标准”高，往往需要两人
配合才能完成。记得有一年我贴歪了
少许，父亲坚持要重贴，并严肃地说：

“对联如人脸，歪了不吉利。”令我印象
最深的是，在粘贴“春京”合体对联时，
父亲说，一定要与堂屋的中轴线对齐，
且要贴正；于是，我每次都是搬着木梯
架到大门内侧的墙体上，让父亲在下
面“瞄准”与“矫正”；贴好后，父亲就坐
在中堂椅子上“严格审查检阅”，只见
他抬头时，美好寓意的“春景”即刻映
入眼帘，只要他露出满意的笑容，就算
胜利“过关”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贴对联时，上联
下联切不能贴错。父亲说，对联是家庭
门面，贴错了就会成为日后笑话，因为

我家是书香之家。记得我刚开始贴对
联时，就把上下对联贴反了，遭到父亲
训责。当时父亲就教了一个通俗易懂
的好方法：当面门而立，右上左下（右
手为大，贴上联；左手为小，贴下联），
所以每年贴对联，父亲总是叮嘱我千
万别贴错。

当每次贴完所有对联时，我的双手
早已被红纸染得“喜庆”。虽然这些过
程确实“繁琐”，但我的心里总显得乐滋
滋的，有种说不出的“兴奋感”，毕竟快
要过大年了。而此时父亲再忙，总要例
行“巡视检查”对联一番，那专注的神
情，仿佛在检阅一个家族的年度答卷。

在如今时代变迁中，对联也在悄然
变化。如今市面上印刷体的对联金光
闪闪，款式新颖，手工写对联是越来越
少了，可我家依然坚持手写传统。父亲
说：“机器印的字没有温度。”他至今记
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村庄家家户户
写对联的盛况：堂屋里铺满红纸，乡邻
们排着队等候，自己乐此不疲帮忙写对
联，墨香混着烟味，成了他记忆中最浓
的年味。

如今当我站在老宅堂屋，铺开大红
纸写对联时，忽然明白了这种坚持的意
义——在机器印刷的时代里，手写对联
成为一种温情的抵抗，抵抗着传统文化
的流失，守护着家族记忆的温度。每一
笔横竖撇捺，都是对祖先的致敬；每一
张红纸黑字，都是给未来的情书。

我家对联里的故事，是墨香里的年
味，是三代人的传承与温情，就像一棵
老树的年轮，记录着时光的轨迹，见证
着家族的绵延……当爷爷年纪大了，父
亲就承担起这项任务；当父亲年纪大
了，我就顺理成章地“接班”了，这不仅
是一种民俗的传承，更是一种文化血脉
的延续。

□王运富

我家对联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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